
        
            
                
            
        

    
虐殺肌肉母親







作者：遭瘟的猴子



《冰戀書櫃》



「走了，老四，咱們剛抓了個女條子，聽大哥說可他媽夠勁了，咱倆也去看看。」



說話的是個身高不足一米六長得瘦小枯乾的男人，他是這個犯罪集團的老三，而他所說的老四就是我。



我是奉命臥底才加入了他們的組織，還和這裡的三個頭目拜了把兄弟。



這些傢伙個個都是窮凶極惡之輩，專門以折磨女人為樂，尤其喜歡折磨被捕的女國安。



老三一聽說有個女國安被捕的時候眼睛都放光了，而我就不免有些提心吊膽，因為我已經知道那個被捕的女國安就是我的母親，而她的被捕其實正是因為被她的兒子偷偷出賣了。



「操你媽的騷婊子！老母驢！你他媽的說不說？」還沒到刑訊室我們就已經聽見了老大和喝問聲和皮鞭抽打的聲音。



「啊——。王八蛋，你們這群渣滓，你們早晚不得好死！啊——！」



雖然隔著鐵門，但母親的聲音還是那麼洪亮，無論是被鞭打時發出的慘嚎聲還是不屈的怒罵聲聽起來就像是在鐵罐裡爆炸的鞭炮一樣，相比之下老大這個審訊者的氣勢反而被壓低了一頭。



打開審訊室的鐵門第一眼我就看到了一位高大熟女的健碩身軀，那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被綁在一架特製的婦科椅上，粗壯的手腳呈大字型分開。



她那身威武的制服已經被脫下丟在了角落裡，身上只剩下了一件鬆鬆垮垮的白色背心和被汗水沾得髒兮兮的白色內褲。



常年訓練使她的手臂和大腿上佈滿了結實的肌肉，每次受到鞭打的時候都能看到那些肉塊在她小麥色的肉皮下痛得收縮，整個婦科椅都被她掙得嘎吱吱作響。



一雙42碼的大腳上穿著細帶的高跟涼鞋，十根有力的腳趾因疼痛而蜷縮將鞋底都壓彎了。



母親的個頭有兩米，即便是被綁在椅子上她那掙扎和嘶吼的勁頭都像一隻母老虎一樣。



而屋子裡的幾個頭目和我身高都只有一米六左右，在她面前簡直就像幾隻瘦弱的猴子。



站在母親身邊提著鞭子的就是就是老大，他看到我們進來狠狠一鞭抽在母親身上說道：「老三老四，正好你們也來了。看看，就是這頭老母驢一直跟咱們弟兄作對。媽的，今天總算把她給逮著了。」



說著揚手又是一鞭。



老三像是看到了什麼珍禽異獸一樣滿臉興奮地湊上前去上上下下打量著母親說道：「哈哈，早就聽說這個老母驢凶悍得很，他媽的沒想到長得這麼壯，從小吃飼料長大的吧。哈哈哈。」



說著伸手就要去摸母親的大腿。



母親一張嘴將一口唾沫啐到他臉上罵道：「滾開，你們這些烏龜王八蛋，竟敢暗算老娘。有種把老娘放開，老娘把你們一個個撕碎了餵狗！」



老三氣得重重地打了母親一個耳光說道：「媽的，老母狗死到臨頭還嘴硬，信不信大爺現在就宰了你！」



「住手，老三，現在還不能殺她。」說話的人是我們結拜的老二。



「咱們的組織裡很可能有臥底混進來了，這頭老母驢知道事情的真相，咱們得把她的嘴撬開。」



聽到他們說到臥底我的心裡又是咯登一下，不過我相信母親是絕對不會把我供出來的。



果然母親這時候又厲聲喝罵道：「你們這群渣滓，不用癡心妄想了。你們別想從老娘嘴裡問出一個字！」



老大卻又抽了她一皮鞭說道：「是嗎？那要看你抗不扛得住了。老二，給她試試電刑。」



老二點了點頭說道：「好啊，老三老四，你們幫我抓著她的騷蹄子，我給她通通電。」



「哈哈太好了。」老三說著蹲在母親身邊雙手緊緊抓住她的左腳，那模樣就像是一隻吊在樹杈上的山猴子。



他將鼻子貼在母親的足弓上使勁嗅了嗅說道：「操，騷娘們，連蹄子都是騷的！哈哈哈，老四，你也別愣著啊！」



「哦，哦。」其實我從小就對強壯的母親抱有著一種邪惡的慾望，希望能把她抓起來盡情地凌辱她虐待她強姦她。



尤其是她那一雙粗壯的大腳丫更是讓我垂涎三尺，我已經不知有多少次幻想著母親的騷蹄子打飛機了。



但是她畢竟是我的母親，一方面我也知道這樣意淫她是不對的，另外她一直以來對我的嚴厲管束也讓我對她十分畏懼。



現在看著老三抱著母親的大騷腳聞來聞去我心裡不禁有些嫉妒，看著別的男人享受母親的騷蹄子我心裡又不由自主地有些興奮。



我平時還曾偷窺到父母做愛的情景，就在昨晚，我又看到了母親精赤著高大的熟體，趴在床上高高崛起她肥碩的大屁股。



父親用後入式在母親的陰道裡用力抽送，伴隨著噗哧噗哧的水聲，在微型攝影頭下，還能看到母親的大屁眼隨著父親的抽插微微一張一合。



當時母親不會想到，就是這個淫蕩的場景注定了她的慘烈下場，同樣作為特工的父親也不會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和活著的母親做愛了，以後他能看到和摸到的，也許只是殘破的屍塊和器官。



正是因為這個場景對我的刺激，想到我的母親，只有父親能插入的女人，落在我和這些年輕凶殘的匪徒手中，被我們奸虐的場景。



這想法不停的刺激著我，正好我知道母親今天的一個行動，於是我偷偷的將母親的行動透露了，之後，我便期待著熟母被擒住的一刻。



我心裡盤算著，現在是非常時期，如果我不對母親做些什麼的話他們說不定就會懷疑我是臥底，這種情況下就算是做了什麼母親一定也不會怪我。



懷著這樣的心情，我也是一把抱住了母親肥大的右腳。



常年的鍛煉讓母親本就肥大的腳丫子顯得更加粗壯，那結實的肌腱使她的足弓顯得硬邦邦的，鼓脹的血管像蚯蚓一樣從皮膚下面隆起，還有那粗壯的大腳趾簡直就像一根小胡蘿蔔一樣。



我還是第一次有機會這麼近距離欣賞著母親的騷蹄子，我也忍不住提起鼻子在母親的腳上輕輕嗅了嗅，一股中年女人特有的腳味混合著涼鞋上淡淡的皮革味讓我全身不禁起了一層的雞皮疙瘩，胯下的肉棒更是不由自主地挺立了起來。



母親此刻也是假裝完全不認識我，她一邊掙扎一邊大叫著：「王八蛋，你們他媽的，快放開老娘！」



但是她的身體早就被捆得結結實實的，又被我和老三抓著雙腳，她的掙扎除了讓我們更加興奮之外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哼哼，老母驢，現在叫還早了點，待會有你叫的！老三老四，你們把她的大腳趾頭抓住了。」老二說著從一台電擊器上引出兩條導線，沒跟導線的尖端都連著一根拇指長的鋼針。



那東西看一眼就明白是幹什麼用的，老大和老三興奮地大笑了起來，我抱著母親大腳的雙手也不禁有些顫抖，而母親則是咬緊了牙關繃直了身體緊張地等待著這份酷刑。



老二先是來到了我的面前，母親的大腳丫子緊繃地向一塊鐵板一樣。



我按照老二的指示將母親的大腳趾扳開緊緊地攥住，我能夠感受到母親腳趾上傳來的那一絲輕微的顫抖，忍不住握住她的腳趾輕輕套弄了兩下。



老二見了笑道：「哈哈哈，老四，你拿這老娘們的腳趾頭當了你的雞巴了？」



說著他一手扶住母親的腳趾，一手將那粗大的鋼針對準了母親的腳趾甲縫狠狠地刺了進去。



「啊————」母親全身一震發出一聲淒厲的嘶吼，那粗壯的腳趾一跳幾乎要從我手裡跳出來。



老二手中的鋼針刺進去了一多半，我甚至懷疑那鋼針是不是已經刺進了母親的腳趾骨。



老二如法炮製又將另一根鋼針刺進了母親的左腳，母親又是一聲慘嚎。



「老母驢，這回你就敞開了叫吧！」說著，老二打開了電擊器的開關，機器的儀表開始啪啪的亂跳，一股股強烈的電流沿著導線直通進母親的騷蹄子。



母親的雙腳像是跳踢踏舞一樣不停地亂跳了起來，她一邊搖晃著腦袋一邊長大嘴巴發出淒慘的嚎叫。



老大一把揪住她的頭髮扯住她亂晃的腦袋說道：「騷貨，你他媽的說不說？」



母親的雙腳被電得青筋暴起，但是母親怎麼可能出賣兒子呢，更何況母親是個堅強的女國安，早就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她一邊忍受著強烈的電擊一邊用顫抖的聲音罵道：「臭雜碎！你們，你們有種就電死老娘！別想從老娘這裡問出一句話！啊——」



「狗日的娘們，敬酒不吃吃罰酒！老二，再給她加把勁！」老大生氣地罵道。



老二按照老大的指示增大的電擊器的電壓，母親的慘叫變得更加激烈。



她兩條肥碩的大腿不停地抽搐，腿上成塊的肌肉像震顫的弓弦一樣跳動，彷彿隨時都會掀開那厚實的肉皮跳出來一般。



老大再次揪住母親的頭髮喝問道：「臭娘們，你說不說！？」



母親連舌頭都有些打捲了，但還是不屈地罵道：「說，說，說你媽個臭逼！」



「我操你奶奶的！」老大怒罵了一聲親自走到電擊器旁按下了最大功率的按鈕，這下子插在母親腳趾上的兩支鋼針上辟辟啪啪冒出一連串的電火花，母親雙腳一伸，兩隻大腳趾上的趾甲啪啪兩聲像子彈一樣被彈飛了出去。



母親「嗷」地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嚎整個人都昏了過去，她那淒慘的嚎叫在整個審訊室裡迴盪了足有一分鐘。



「呸，老騷逼倒是硬氣。」老大罵道。



老二一邊關上電擊器一邊說道：「大哥你太心急了，這東西不能一下開到最大，得一點一點加強，要不然一下把她電暈過去就沒得玩了。」



老三則是走上前去揪著母親的頭髮狠狠地扇著她的耳光說道：「昏過去就把她打醒唄。媽的老婊子，讓你裝死，讓你裝死！」



看著他們如此凌虐我的母親，我的心裡非但沒有一絲的愧疚反而變得越加興奮了起來，挺立的肉棒在褲子上撐起了一個大大的帳篷。



老大看到我的反應笑道：「哈哈，老四你也想操這個老騷逼了吧。嘿嘿，還是咱哥倆想到一塊去了。我先來，讓你排第二個！」



說著他不由分說走到母親兩腿中間伸手去脫母親的內褲。



母親穿的還是老式的白色棉布褲衩，在她肥碩的屁股上依然顯得又肥又大。



那條褲衩幾乎已經被母親的冷汗浸濕了，透過棉布隱約可以看到她胯下一片漆黑的顏色。



老大雙手抓住褲衩的邊緣三把兩把就給撕成了一團破布，母親毛茸茸的陰戶整個暴露了出來。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母親那濃密的陰毛像雜草一樣亂蓬蓬地生長著，她們覆蓋了整個陰阜又越過陰唇直達會陰，和母親那深褐色的屁眼周圍的一圈肛毛連接在一起。



母親又肥又大的陰唇從陰毛從中直垂了下來，看上去就像是生長在雜草叢中的黑木耳。



老大分開母親的母親的陰毛雙手捏住她兩片肥厚的陰唇向外拉扯，將母親的肥逼扯成了一個圓洞，然後一挺身就將骯髒的肉棒操了進去。



他一手抓捏著母親結實的腿肉一手揪住母親濃密的陰毛，身子不停地撞擊著母親的肥逼發出啪啪的聲響。



老二老三也耐不住寂寞撕碎了母親的背心，一人一個把玩著母親那像暖水袋一樣豐腴的巨乳。



看著他們把我媽當作肉玩具一樣肆意地玩弄，我心裡更是慾火中燒。



明明是我的母親，我卻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她被別人操，自己卻只能心驚膽戰偷偷摸兩下她的足弓。



我一邊暗暗咒罵著這些無恥的敗類，一邊卻又不禁有些感謝他們，如果不是他們我還連這點機會都沒有呢。



這時候老大終於要射精了，他快速聳動了幾下身體將腥臭的精液全部噴進了母親的子宮裡。



而他那只揪著母親陰毛的手也因為快感猛地一顫，將一把烏黑發亮的陰毛整個從母親的肥逼上撕了下來。



這下子母親疼得一下醒了過來，她看到老大那沾滿了淫液和精液的陰莖從自己體內拔出知道自己已經被姦污了。



母親今年已經45歲了，而我們最大的老大也不過才25歲。



被和自己兒子差不多大的人強姦更是讓她感到了強烈的屈辱，她像發瘋的母老虎一樣大吼著：「禽獸！你們這幫狗日的！你們竟敢強姦老娘，老娘要宰了你們！」



老大笑嘻嘻地說道：「你放心，我們不是強姦你，是輪姦。來，老四，你接著來。」



雖然我早就幻想著能有個機會強姦母親，可是現在這個機會擺在面前我卻不禁猶豫了。



我從小就生活在在母親嚴厲的管束之下，打從心底對她有一種畏懼心理，在她的注視之下我甚至不敢有什麼不軌的舉動更何況是強姦她呢。



母親不愧是老牌特工，我這一愣神的工夫她就已經猜到了我的顧慮。



她明白這個時候如果我有什麼猶豫的話就有可能會被懷疑到是臥底，那麼整個計劃就全都失敗了。



母親索性將計就計大吼道：「狗日的，不就是輪姦嗎，老娘都能當你們的媽了，會怕你們嗎？！有種你就來啊！操你媽的騷逼！」



母親這幾句話當然是說給我聽的，尤其是最後一句更是直接命令我去操她。



試問世上有哪個兒子面對這樣的情景能夠不興奮的，聽到母親那句「操你媽的騷逼」我胯下的肉棒更是脹大了一圈。



而且我也意識到了如果不強姦母親很可能會被懷疑到是臥底，有了這個借口我心底的惡魔一下被釋放了出來。



我不但要強姦母親，還要比他們更加殘忍地虐待她，這都是為了臥底任務能夠成功。



有了底氣的我上前一拳打在母親的肚子上罵道：「你個不要臉的騷婊子，看老子不操得你叫爹！」



說著我挺腰操進了母親的陰道。



母親的肥逼有些鬆鬆垮垮的，再加上老大精液的潤滑我毫不費力就頂到了母親的子宮。



我心裡不禁暗爽，哈哈，這裡就是我當年爬出來的地方啊。



這麼想著我不禁扭動著屁股用龜頭輕輕摩擦著母親的子宮口。



母親似乎是感覺到了我的不規矩，又罵道：「小兔崽子，要操就操，別給老娘弄些亂七八糟的！」



要是在平常被母親這麼一罵我肯定就當場萎掉了，但是今天我就是要好好折磨一下母親這個老娘們。



我雙手揪住母親的奶頭狠狠地拉扯，母親的奶子像兩隻氣球一樣被我揪得老長。



我像騎士牽扯著馬韁繩一樣狠狠地一拽母親的奶子，喝道：「老母驢，你還當自己是威風凜凜的女國安呢？你他媽就是大爺們的一頭牲口，大爺想怎麼操你就怎麼操你！」



說著一邊拉扯著母親的乳房一邊挺動著屁股拿她當牲口一樣操弄了起來。



母親沒想到我會這樣假戲真做，但是為了能夠端掉這伙犯罪集團她只能選擇忍耐。



母親索性把我們幾個一起「小兔崽子」「小畜生」地罵個不停。



老大聽著心煩，一伸手又從母親的肉逼上扯下一把陰毛。



正當母親痛得哀號的時候，老大按住她的腦袋，將那一把陰毛全都塞進了母親的兩個鼻孔裡。



母親從未經受過這樣的奇恥大辱，她鼻孔裡被自己的逼毛弄得又刺又癢，不停地打噴嚏。



每打一個噴嚏她那健碩的身軀都會為之一顫，連陰道裡的嫩肉都跟著一陣收縮。



這下子母親原本有些鬆弛的肥逼反而變得更緊了，我縱情地抽插著母親的騷逼說道：「哈哈，早知道就早給這老騷貨塞點逼毛了，這回她的逼可是緊多了。」



母親被氣得全身發抖，她一邊打著噴嚏一邊罵道：「啊，啊，阿嚏，你們，你們這群狗娘養的，阿嚏，不是人的傢伙，阿嚏，老娘早晚要挨個宰了你們，阿嚏——」



她那打著噴嚏的咒罵只會讓我們覺得更加滑稽。



這時候老二打印出了一張巨幅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我的母親。



那是一張她平時訓練的照片，照片上她身穿空手道道服一腳將一隻沙包踢飛了起來。



由於拍照的角度正對著是她出腿的方向，母親那只粗壯的蹄子更顯得格外的大，我看著那張照片彷彿都能聞到母親的腳臭味。



老二故意將那幅照片掛在正對著母親的方向說道：「老母驢，看看照片上你的模樣還有幾分英雄氣概，再看看你現在，比那些專門伺候卡車司機的老婊子還不如。



只要你說出臥底是誰，咱們就給你個痛快的，要不然就把你挨操的視頻傳到網上，讓所有人都看看你這個女國安是怎麼變成母狗的。」



這下母親更是氣得咬牙切齒，她惡狠狠地罵道：「呸，狗雜種，別以為這樣老娘就會怕你們！你們有什麼招數就儘管使出來吧！」



老大哼了一聲說道：「他媽的，我就不信還治不服你！」



說著他取過一個鐵質的支架塞進母親的嘴裡將母親的嘴大的撐開，然後又取過一條連著鋼針的導線說道：「騷逼，把舌頭伸出來！」



這下傻子都明白他是要電擊母親的舌頭，母親怎麼會自己把舌頭伸出來？



老大索性像掏鳥窩一樣將整隻手伸進了母親的嘴裡，將母親的舌頭揪了出來足有10厘米。



我從來沒想過母親的舌頭居然有這麼長，看著那鮮紅的舌頭被老大捏在手裡像一條金魚一樣不停地顫抖，我不禁暗想，他媽的，我怎麼沒想到可以這麼玩母親。



這麼想著我像是報復似的更加賣力地操弄起母親的肥逼來。



老大捏住母親的舌頭將一根又粗又長的鋼針整根刺了進去。



「啊啊啊——」母親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嚎，老大卻毫不憐惜打開了電擊器的開關。



這下子母親的雙腳和舌頭同時受到電擊，她的身體就像離開水的魚一樣不停地跳動。



由於她的嘴被撐開，舌頭又被電擊，她嚎叫的聲音都變得扭曲了起來。



我看著母親淒慘的樣子真是爽得頭都要炸了，我抱住母親的身體猛烈地抽插了幾下終於將精液射進了母親的子宮。



老二拿著相機對著母親那流淌著精液的騷逼一邊拍照一邊說道：「怎麼樣，騷貨，你現在要是肯招就點點頭，不然我就把這些照片送給你的同事們看看。」



母親卻根本不為所動，她一邊搖晃著腦袋一邊發出更猛烈的嚎叫來表達自己的不屈。



我看著母親那被鋼針刺入的舌頭心裡琢磨著怎麼想個更殘忍的辦法來虐待母親，正巧這時我看到了母親的肚臍，我心眼一轉拿起一隻通電的鋼針噗的一下從母親的肚臍刺了進去。



這下母親全身一僵整個人像是瘋了一樣地哀號了起來，她的肚皮就像沸騰的水一樣翻騰了起來，她那緊閉的屁眼突然一張，一截又粗又長的青黑色的大便噗的一聲就從母親的腸子裡噴了出來。



「操，老四，你把這騷母驢電得拉屎了，哈哈哈。」老大拍手笑道。



「媽的，老母驢的驢糞真他媽臭，這騷貨不是吃屎了吧？」



我折磨母親的手段得到稱讚心裡一陣得意，於是笑呵呵地撿起了母親被丟在地上的制服。



那是母親最自豪的一件衣服，上面有她的編號和徽章，代表著她的榮譽。



我故意將那件制服在母親面前抖了抖然後扔到她胯下去擦她的大糞說道：「老母驢的大糞當然臭了，不過正好拿她這身驢皮擦一擦。」



母親看著自己最自豪的制服被如此糟蹋眼睛幾乎都要瞪出血了，但是現在的她卻只能任由我們凌辱。



這時候老二和老三卻為了誰下一個操我母親爭執了起來，兩人都想先上，結果老大說道：「行了，別爭了。這老母驢的騷逼肥得很，我看你倆一塊操都夠。」



老大的提議倒是讓這兩個傢伙眼前一亮，他們一人一個拽住母親的陰唇狠命地向兩側拉扯，兩顆龜頭在母親的騷逼口上蹭來蹭去。



母親拚命地搖著頭髮出嗚嗚的鳴叫表示抗議，但是在這裡根本沒人會在乎她的意見。



「啊啊，嗷——」在一聲淒厲的慘嚎中，老二老三的兩條肉棒同時操進了母親的肉逼。



母親的肥逼也真有彈力，同時塞進兩根肉棒都沒有裂掉。



老二和老三一同操弄著母親的肥逼爽得直喘氣，母親則因為電擊的折磨和下身撕裂般的疼痛慘嚎不止。



老二不禁感慨道：「媽的，老母驢的逼這麼松，估計把她兒子重新塞回子宮都夠用，哈哈哈。」



他盡情地羞辱著母親卻不知母親的兒子就在一旁看著。



老大看著兩人一起操母親的把戲剛剛射過精的肉棒又站了起來，他走到母親兩腿間說道：「老二老三，你們讓開點，我要操這個騷貨的屁眼。」



說完他也不顧母親的屁眼上還沾著一塊大便直接就將雞巴捅進了母親的直腸。



要說母親的屁眼其實比騷逼要緊得多，母親那鮮紅的腸子不止一次被老大的肉棒從屁眼裡帶出來然後有強硬地捅進去。



操著母親的腸子，老大爽得不得了，母親則是痛得哀號連連。



看著三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人擠在一起操弄著我的母親，我的慾火不禁又燃燒了起來。



尤其是因為我插在母親肚臍上的鋼針直接刺激到了母親的腸子，使得母親的腸子不斷分泌出粘滑的腸液，老大操弄母親的屁眼發出咕嘰咕嘰的聲音更是讓我情慾高漲。



我等不及他們射精再去替補了，直接抓起母親的一隻騷蹄子開始了洩慾。



我一直以來就非常憧憬母親的騷蹄子現在終於可以得償所願了。



我粗暴的扯斷了母親的涼鞋將我的肉棒抵在母親的腳掌上和腳趾間來回摩擦，母親蹄子被電得不停地抽搐更是增強了我的快感。



只是母親由於常年訓練腳底板上結滿了厚厚的老繭，磨得我的雞巴都有些疼了。



我想了想掏出一把小刀在母親的腳後跟上割開了一條小口子，然後捏住那翻開的肉皮用力一撕，母親立刻像被踩到尾巴的貓一樣發出嗷的一聲慘嚎。



這一下把母親的腳皮撕開了有一寸，老繭下面鮮嫩的腳肉已經露了出來。



我乾脆用牙齒咬住母親的腳皮雙手抓住母親的大腳全力撕扯，母親的腳皮就被我一寸一寸地撕開，當我把母親的腳皮整個撕下來的時候母親已經疼得幾乎要暈倒了。



我顧不得去管母親的死活，直接將怒脹的肉棒抵在母親鮮血淋漓的大腳板上操弄了起來。



那流淌著鮮血的腳肉無比的柔嫩濕滑，我越操越是起勁，母親卻疼得死去活來不停地哀號。



後來我又搬過母親另一隻腳來回地吸吮舔舐，那濃郁的腳味成了我絕佳的催情劑。



終於在我將精液射在母親腳掌上的時候，我牙齒一用力直接將母親的小腳趾咬了下來，母親疼得慘嚎一聲兩眼一陣翻白。



我不但沒有把母親的腳趾吐出去，反而像吃棗一樣將腳趾上的肉全部咬下來吃進了肚子。



老二看到我吃母親的腳趾問道：「嘿嘿，老四，這老娘們的蹄子肉好不好吃啊？」



我呸的一下將母親的腳趾骨啐到了她的臉上說道：「不怎麼樣，肉有點老，還有點鹹，跟鹹豬蹄差不多。」



這時候他們三個也先後將精液射進了母親的騷逼和屁眼，老大關掉電擊器又拔掉了母親舌頭上的鋼針說道：「騷貨，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說不說？」



母親剛被電擊過的舌頭還流著鮮血，她一邊疼得直喘粗氣一邊說道：「呃，狗，狗日的，呃，老娘死也不會說的！」



老大哈哈一笑說道：「太好了，那我們就讓你死。不過不會讓你簡簡單單就死，我們要把你活活玩死！」



說著老大像是一個節目主持人一樣高聲宣佈道：「我宣佈，下面對老母驢的虐殺正式開始！」



老二老三一聽說又可以虐殺女人當時高興地都跳了起來。



而對於我來說，雖然要虐殺的對象是我的母親，但是今天我這樣虐奸過母親之後以後也不可能再面對她了，讓她死在這裡反而是最好的選擇。



於是我暗暗咬牙，決定要用最惡毒的辦法將母親虐殺掉。



我們四個玩了這麼久也有些累了，於是老大叫進來二十幾個手下來輪姦母親，我們四個就在一旁養精蓄銳。



這些嘍囉們比我們還狠，他們將捆綁母親的椅子放到，讓母親像一顆大白蘿蔔一樣頭下腳上地戳在地上。



然後一起擁上來開始輪姦母親的騷逼和屁眼，母親下身那兩個洞穴裡都被插入了至少兩根雞巴同時操弄。



母親被他們操得死去活來，哀號的聲音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都沒有停過。



我聽著母親的叫聲不由得心想，這群王八蛋真夠狠的，不是他們的母親操壞了也不心疼。



等他們發洩完了他們甚至還牽來了兩條狼狗在母親的屁眼和肥逼裡各射了一炮，這下母親真的成了狗日的騷逼了。



而我那戴了二十幾頂綠帽子的老爸大概不會想到，今天他老婆的陰道和子宮將被他的兒子和一群年輕人射入新鮮的精液，與他昨天射入的精液混為一體，不分彼此。



這會我們四個頭領又養足了精神，於是又趕走了嘍囉們開始了新一輪的輪姦。



老大和老二擠在母親的兩腿之間又開始操弄她那早已經被灌滿了精液的肥逼和屁眼，老三則是用刀在母親左邊的乳房上捅了個窟窿操弄了起來。



他一邊抽打著母親的右乳一邊將母親的左乳當肉逼來操，母親的鮮血隨著他強力的抽插不停從乳房的傷口中濺出，我心想如果不是有肋骨擋著說不定老三都要操到母親的心臟了。



他們三個都有了發洩的地方，而我這時卻盯上了母親粗壯的大腿。



母親的大腿非常粗壯，簡直比一般少女的腰還要粗，那結實的肌肉向來是她最驕傲的部分。



我拿起一把短刀狠狠地捅進了母親的大腿，然後將手指伸進母親的腿肉裡使勁地摳弄將母親厚實的脂肪健壯的肌肉一層層撕開。



我感受著母親的肌肉被我扯開的快感，聽著母親那撕心裂肺的慘嚎，直到摸到了母親那潤滑的腿骨才把手指抽出來。



這時候母親的腿上已經多出了一個鮮嫩的洞口，那淡黃色的脂肪和鮮紅的肌肉向外翻開，看上去就像發情的母驢翻開的陰道一般。



我興奮地躥到母親腿上將肉棒插進母親的傷口操弄了起來。



母親疼得嗷嗷的慘嚎，粗壯的大腿不停地顫抖，因疼痛而痙攣的肌肉像陰道一樣緊緊包裹著我的肉棒。



我雙手死死地抱住母親的大腿狠狠地操弄，感覺就像是在強姦一個處女一般。



「啊，啊，嗷，畜生，敢割老娘的奶子，嗷——」正在操著母親大腿的我被她突然的尖叫嚇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老三正拿著一把刀子從乳根處切割著母親的乳房。



老三最喜歡剝女人的奶子皮，他先是沿著母親的乳根細細地切割一圈然後一點點剝開母親的乳皮，最後揪住母親的乳頭狠狠的一撕一整張柔軟的乳皮就被他剝了下來。



母親疼得像瘋了一樣地慘嚎著，整個身體不停地抽搐，在這樣的刺激下我忍不住快速抽插了幾下將精液射進了母親的大腿，老大和老二也一起射了精。



老三則是一邊操著母親的左乳一邊舔著母親被剝了皮的右乳，那裸露的金黃色乳肉就像鮮嫩多汁的鮮橙肉一樣誘人。



老三就在射精的同時一口咬掉了母親裸露的乳腺，母親疼得慘嚎一聲差點昏過去。



老三將母親的乳肉嚼了嚼就嚥了下去，那張乳皮則被他像垃圾一樣準備丟掉。



我攔住他說道：「別扔啊，三哥，我想起個好玩意。」



我說著接過母親那口袋形的乳皮放在母親屁眼下面，然後又將電擊鋼針刺進了母親的肚臍。



在電擊的刺激下，母親的大腸發出一陣咕嚕嚕的聲響，被操得紅腫的屁眼噗的張開，那幾乎灌滿了母親腸子的精液混合著大便一股腦地湧了出來。



那腥臭的液體很快就裝滿了母親的乳皮，我將乳皮的開口紮緊做成了一個皮球，那乳皮球圓滾滾的，看上去比長在母親身上時還要飽滿。



老三笑道：「哈哈哈，這玩意有意思，給我玩玩。」



說著他接過乳皮球用力一捏，裡面腥臭的黏液居然從母親的乳頭上噴了出來正射進了母親的嘴裡。



母親被嗆得一邊咳嗽一邊大罵我們四個，老大拿過乳皮球塞進母親嘴裡罵道：「操你媽的騷逼，我讓你罵，看看是你的嘴臭還是你的屎臭！」



說著他伸手托住母親的下巴用力一擠，母親的乳皮球就在她嘴裡被她自己咬破了。



精液和糞便混合的黏液在母親的嘴裡爆發了，老大堵住母親的嘴巴不讓她吐出來，母親只好將那些腥臭的黏液全部吞了下去。



這時候老二卻掰開母親的肥逼將他的手掌塞了進去說道：「媽的，這老婊子屁眼裡存了這麼多精液，估計子宮裡面也少不了，我給她摳出來讓她喝掉。」



老二的手雖說不大可也是成年男人的手，母親的肉逼被他撐得開始一點點裂開，陰道壁被撕裂和尿道連在了一起，母親那焦黃的騷尿順著老二的手臂直流了出來。



老二將他粗糙的拇指硬塞進母親的子宮摳住子宮口將母親的子宮向外拉，母親疼得大叫：「啊，疼死老娘了，王八蛋，嗷——」



在母親撕心裂肺的哀號聲中，老二將母親鮮紅的陰道整個拽了出來，他用刀子割斷陰道的連接，母親的子宮就完全暴露在了我們面前。



我看著母親的子宮套在老二的手指上心裡一陣嫉妒，於是笑嘻嘻地說道：「二哥，把這老母驢的子宮交給我吧。」



說著接過子宮掰開母親的嘴巴將子宮整個塞進了她的嘴裡，母親被自己的子宮噎得不住地悲鳴，眼淚幾乎都要流出來了。



我看著母親那被老二撐開的子宮口，裡面隱約還可以看到白濁的精液，那鮮嫩的子宮含在母親兩片肥厚的嘴唇中間看上去就像另一個肉逼一樣。



我看得慾火高燒，握住怒脹的肉棒噗的一聲捅進了母親的子宮，我的屁股就騎跨在母親的臉上將她的嘴巴當作騷逼來操弄。



老大看得哈哈大笑，說道：「媽的，還是老四會玩。不行了，我再操會這娘們的腸子。」



說著他也學著老二的樣子將整隻手捅進了母親的屁眼，然後揪住母親的腸壁將母親的大腸整個抽了出來。



母親粗大的肥腸足有將近兩米，現在已經完全被老大掏了出來拖在水泥地上。



母親被抽插的疼痛折磨得全身瘋狂地痙攣，肥大的屁股將身下的坐墊拍得啪啪直響，慘嚎的聲音像噴泉一樣不停地湧出。



掏出了母親的大腸，老大捏住母親小腸的腸頭說道：「嘿嘿，老母驢的大腸太鬆，老子要操她的小腸。」



說著他將母親的小腸套在他的雞巴上來回套弄，母親的腸子則隨著他的套弄被抽出的越來越多，而母親因為嘴巴正在被我操弄，連淒慘的嚎叫都變得模糊不清了。



看著我和老大分別操弄著母親的子宮和腸子，老三和老二也不甘示弱。



老二從母親殘缺的肉逼口把母親的膀胱掏出來套在雞巴上操弄。



老三這時候卻盯上了母親健碩的肉體，他兩手摳住母親腿上剛剛被我操過的傷口，一隻腳踩住母親的胯骨使出全身的力氣猛地一撕，在母親母狼似的慘嚎聲中將母親一整塊大腿的肌肉撕了下來。



母親的大腿變得鮮血淋漓，白森森的腿骨都露了出來，而我射在母親腿裡精液還在隨著母親的腿骨緩緩流動。



老三像丟垃圾一樣順手將母親的腿肉從窗戶丟了出去，接著外面就傳來了狼狗爭食的聲音，相信母親的肥嫩的腿肉很快就會變成臭狗屎了。



在母親不間斷的慘嚎聲中，我們輪番操弄著母親身體的每一個部位，爭取不浪費每一塊可以洩慾的美肉。



這場虐殺一直持續了四五個小時，再加上之前的拷問和輪姦，母親已經連續慘嚎了十來個小時。



這時候的母親幾乎已經被我們大卸八塊了，她最自豪的兩條大腿被老三撕得只剩下了兩根腿骨，腿肉則已經變成了狼狗的美食。



母親的腸子被老大擼斷了好幾次，現在被扔在地上活像一條條肉蟲子。



而母親的子宮則被我灌滿了精液之後又撕下母親那粗大的陰蒂堵住了子宮口，讓精液不會再流出來。



母親這時候雖然已經快死了，但是常年習武使得她的精神非常旺盛，她瞪著血紅的雙眼看著我們罵道：「小，小兔崽子們，別以為殺了老娘你們就沒事了，會，會有人收拾你們的。」



老大不屑地瞥了母親一眼說道：「老娘們死到臨頭了還敢嘴硬。老三，你從左邊拽住老母驢的屁眼，老四你從右邊拽住。老二你到左面去拽住她的騷逼，我在右邊。我數一二三咱們一塊使勁把個狗日的老婊子撕了！」



聽到老大要用這麼殘忍的方法處決母親我興奮地血都要沸騰了，我雙手伸進母親鮮血淋漓的屁眼緊緊地抓住她溫暖的內壁等待著老大的號令。



「一，二，三，嘿！」在老大的號令聲中我們四個人同時發力，母親柔弱的會陰一下就被我們撕裂，殘破的陰道和肛門徹底變成了一個大血洞。



那飛濺的鮮血和崩飛的陰毛噴到我的臉上讓我興奮地連眼睛都紅了。



母親慘嚎一聲身體一陣顫抖，身下的刑床被震得嘎吱吱直響。



我們咬著牙撕扯著母親的身體，母親屁眼裡破碎的腸子隨著我的撕扯不停地往外滑，我只能一邊將母親滑膩的腸子掏出來丟在地上一邊撕扯著她的屁眼。



母親健碩的身軀在我們興奮的嘶吼聲和母親淒厲的慘叫聲中被逐漸撕開，她豐腴的肚皮被漸漸扯破，淡黃的脂肪像掰開的黃油麵包一樣向兩側裂開。



母親那久經鍛煉的堅韌腹肌像橡皮筋一樣被一點點拉長到了半透明的狀態，母親更是痛得搖晃著腦袋嗷嗷亂嚎。



終於媽媽的腹肌也無法再承受我們的撕扯，鮮紅的肌肉像是紅色的綢緞一樣被我們一點點撕裂發出絲絲的聲響。



母親疼得一邊慘嚎一邊像出水的魚一樣挺動著身子，母親那一堆被脂肪包裹著的亮晶晶的內臟就在她裂開的肚子裡忽悠忽悠來回晃動。



終於在母親的肚皮被完全撕開的同時，母親身子猛地向上一挺，那一肚子腥臭的內臟嘩啦一聲被母親從肚子裡拋了出來，整個刑床光噹一聲差點被母親決死的掙扎弄翻。



母親長得了嘴巴「嗷——」的發出一聲無比淒厲的慘嚎，那慘烈的叫聲震得審訊室的玻璃都嘩嘩作響，直到過了一分鐘之後才恢復了平靜。



母親就這樣被我們活生生撕開了膛，看著她的眼睛漸漸失去了光澤。



我在心裡暗暗說道：「對不起了母親，其實是我出賣了你，我實在是太想操你了，只有這樣我才能得到你。雖然有些對不起你，但是我完全不後悔這樣做。你放心，這些犯罪分子一個也跑不了，我會把他們全都收拾掉的。安息吧，我誘人的母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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